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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少乙肝歧视易 消除心中恐惧难

李宏宇 绘

□龙敏飞
5月22日，卫生部发布《 托儿所幼

儿园卫生保健工作规范》 修订说明，
新《 规范》取消体检中原“ 乙型肝炎
表面抗原阳性应调离工作” 的规定，
意味着乙肝携带者将不再被拒之门
外。此外，《 规范》还要求幼托工作人
员“ 不留长指甲”。

（ 据《 京华时报》）
乙肝携带者可从事幼托工作，其

目的与用意显而易见，无非是消除乙
肝歧视。但问题是，在乙肝恐惧阴霾
早已诞生多年的背景下，卫生部这一
纸规定，如果不是强制动作，必然会

“ 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一到托儿所
幼儿园这里，很难会被真正执行。而
如果是强制动作，那在乙肝恐惧阴霾
依然存在的氛围下，这样的举动只会
招致公众的反感情绪。

一个必须发问的事实是：卫生部
允许乙肝携带者从事幼托工作了，那
幼托负责人会答应吗？家长会允许
吗？从这条新闻之后众多网友的表态
看，担心是普遍的。必须厘清的一个
事实是，只有就业单位对乙肝患者或
携带者个人的偏见才是歧视，而个人
对其的感觉，更多的是恐惧。换言之，
卫生部这一纸规定，如果强制执行，

或许能减少乙肝歧视，但要消除乙肝
恐惧，远不是一纸规定便能做到的。

从很现实的角度来看，乙肝恐惧
一直存在，也早已成为一块社会心
病，很长一段时间内的强制检测，也
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这种制度安
排，强化了公众对乙肝认知的模糊
感。没有认知、没有透明、没有真相，
自然只剩下恐惧。尽管2009年取消了
就业入学关于乙肝的检查，但烙在公
众心中的印记，是很难一起“ 被纠
正”的。

现实可查的例子便是雷闯，一个
被誉为“ 乙肝斗士”的人，2009年7月

20日，《 食品安全法实施条例》 对乙
肝“ 解禁”，他为了验证这是否真的
奏效，提出办理健康证的申请。他从
社区服务中心开始申请，历经西湖区
卫生局、杭州市卫生局、浙江省卫生
厅，正当他准备提起公诉之时，健康
证来了。一个有法可依的申请，却也
要经过媒体曝光等诸多环节才能换
来，可知多年来“ 乙肝歧视”与“ 乙肝
恐惧”的阴影，的确不浅。

所以，在解禁“ 乙肝患者”或“ 乙
肝携带者”所从事的行业时，仅仅去
除歧视是很简单的，但后面的“ 消除
乙肝恐惧”才是大戏。换言之，一纸规

定不过是开胃菜，满汉全席还在消除
恐惧的钻营上。既然乙肝是一种被夸
大的恐惧，那么普及相应的医学知识
扫盲就显得尤为必要。就当下而言，
这各项工作的进展，仍不十分给力，
周边散发的“ 乙肝恐惧”，依然可以
直接感观到。

减少乙肝歧视很容易，只要一纸
规定，且强制执行即可；但要消除萦绕
在你我周边的乙肝恐惧，却是一场持久
而连续的战役。不断地普及常识与不断
地推进医学发展，用事实可见的信度与
效度来改变当前带有倾向性的恐惧，方
可逐步消解公众对乙肝的恐惧。

□贺成
自去年以来，长安霄边平谦工

业区几乎所有的车都有被偷车牌的
经历，有的甚至被偷过几次。本月20
日凌晨，一伙蟊贼又偷走了10余台
汽车的车牌，并留下了电话号码，让
车主打300元钱后再返还车牌。

（ 据《 南方都市报》）
小偷猖獗如此，本是人人喊打

的。殊不知，失主居然答应小偷
了。也正是车主的“ 宽容”，花钱
消灾，才让小偷如此如鱼得水，没
想着收手，偷了张三又祸害李四。

谢天谢地，还是小偷偷得太多，记
性太差，关键时破了规矩，才使得
失主愤怒了，报警了，事情也浮出
水面了。

说起来，小偷有小偷的“ 苦
衷”，失主也有失主的无奈。别看小
小车牌，有它不多，没它不行，补办
起来更是麻烦，要填补领、换领机动
车牌证申请表、要提供机动车所有
人的身份证明，还要跑车辆业务大
厅受理窗口，再跑车辆业务发证厅
窗口缴费，再到车辆业务发证厅窗
口领取机动车行驶证或临时号牌

⋯⋯一系列过程，顺利的话，也是费
力费时间，如果不顺利，更有可能耽
误大事。

小偷就是吃准了一些人输得
起钱、输不起时间的心理。如此，真
的不能埋怨一些失主觉悟不高、向
小偷妥协、纵容犯罪了。现在人生
活节奏快、压力很大，虽然输不起
钱，但更输不起时间。倒是相关部
门，应该优化简化手续，用调整机
制来淡化车牌，让小偷偷了也白
偷，就没这么让人哭笑不得的事发
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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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贼大胆” 体现补牌难

□吴闻
北京市政市容委发布《 主要行

业公厕管理服务工作标准》，其中要
求公厕内的苍蝇数量应少于或等于
两只，这一要求引起市民热议。对
此，北京市政市容委相关负责人表
示，这并不是强制规定，更不会派专
人数苍蝇。

（ 据《 北京晨报》）
其实，北京市此次发布的公厕

管理服务标准包括很多方面的内
容，比如：公厕开放时间应与场所开
放时间同步，有条件的可适当延长；

公厕提供的卫生纸、皂液（ 香皂）须
及时补充⋯⋯应该说，这些标准都
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和可操作性，想
必会受到市民的欢迎，唯独“ 苍蝇不
超过两只” 这个标准让人觉得不可
思议。

有人可能说，作为一种督促，有
标准总比没有好，有要求总比放任
自流好，恕我不能同意这种看法。

害处之一：“ 苍蝇不超过两只”
与其他厕所管理标准相并列，可能
导致其他标准也被视为可执行可不
执行。如果这一搞笑条款败坏了整

个标准的严肃性，真可谓“ 两只苍蝇
坏了一锅汤”。

害处之二：无论政策规定还是
行业标准，出台都是为了执行，尤
其是政府部门出台的规定或提出
的要求，如果不能落实，甚至从一
开始就沦为一张废纸，无疑会给民
众造成“ 政府说话不算数” 的印
象，将会损害政府部门的公信力和
形象。

“ 公厕内的苍蝇不超过两只”
并不是什么大事，但小事里也有思
考价值。

□毛建国
最高人民法院22日发布《 关于

办理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信息刑事案
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并公布了黄光裕等内幕交易、泄露内
幕信息犯罪和杜兰库、刘乃华内幕交
易、泄露内幕信息犯罪等2个典型案
例。 （ 据《 北京晨报》）

中国股市当前最大危机，没有之
一只有唯一，那就是信心危机。这些
年中国股市是一个“ 多予少取”的市
场，股市圈钱、股民亏损。股民也不
傻，经年累月，武松进来，肉松出去，
信心一点一滴丢失，谁还会“ 陪公子
读书”？而当没有人玩时，中国股市
又哪来的春天？

亏损不可怕，可怕的是亏损也犯
了趋炎附势病。股市的亏损是一种选
择性亏损，亏损多是一些中小投资者，
而大鳄却挣得钵满盆满。与其说大鳄
更内行，倒不如说他们掌握了更多内
幕。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这两起内幕
交易案件，就清晰地表明了这一点。

根据公布的案情，2007年4月，中
关村上市公司拟与鹏泰公司进行资
产置换，黄光裕参与了该项重大资产
置换的运作和决策。就这么一个内幕
消息，让黄光裕挣了3个多亿。而担任
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总会计师的
杜兰库，根据下属单位重组高淳陶瓷

公司的内幕消息，与其妻一道获利
400多万元。想发财，找内幕，“ 消息
无价”在股市上得到了最好证明。当
一部分人利用内幕大发特发时，没有
内幕的就会想方设法打听内幕，即使
上当，也不止步。巴菲特再牛，到中国
股市来也比不上余则成。

证监会主席郭树清曾经表示，内
幕交易与偷白菜都是盗窃，一部分人
有目的地利用特殊地位和关系搞内
幕交易，“ 把手伸进成千上万股民的
钱包”，“ 是与贪污、盗窃、欺诈性质
相近的犯罪行为”。既然是小偷，那就
要人人喊打，就要揪出这些内幕交易
者，不但要让其退出赃款，而且要对
其严罚。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信息的
绝不仅仅是黄光裕、杜兰库、刘乃华，
公布出来的只是冰山一角。谁也不知
道，还有多少余则成潜伏在股市；谁
都支持，发现一个就要严惩一个。股
市信心是由一起又一起对内幕交易
的“ 零容忍”，而慢慢堆积出来的。

“ 内幕有风险，打听需谨慎”。一
个成熟的股市，掌握内幕的人应该如
坐针毡，而那些利用内幕的人，必定
为此付出惨重代价。郭树清曾经告诫
券商，“ 把投资者当傻瓜来圈钱的日
子一去不复返了”。不妨就从对内幕
交易、泄露内幕“ 零容忍”开始，一点
一滴给股民传递信心。

□李清
5月22日上午，搜狐社区副主编

“ 我是M99”发布了一条显示自己正
在街边烙煎饼的配图微博，表示“ 下
定决心不干了”，“ 结果意外“ 轰动
IT界内外”，不少网友纷纷表示跟风
辞职要去卖臭豆腐、豆浆、烤串。

（ 据《 新快报》）
为何一条辞职卖煎饼的微博，能

引起那么多人的共鸣？难道真如“ 戴
尔中国”官方微博所感叹的，每个IT
客心里都有一个煎饼摊的梦？煎饼是
IT人前世的“ 情人”吗？

其实，虽然不少网友对摆摊卖煎
饼表示“ 真心羡慕与敬佩”，而在某
科技网站的调查结果中，有36.2%选
择了“ 卖煎饼”（ 仅有4%选择“ 上
班”），如果真让他们辞职卖煎饼的
话，绝大多数人不会真去干的。这倒
不是卖煎饼低人一等，而是与从事IT
行业相比，摆煎饼摊要面临很多现实
问题，比如收入不稳定、没有社保，甚
至要被城管驱赶，摊子随时可能被抄
⋯⋯大家之所以向往，因为那是差异
较大的“ 别人的生活”，就像旅游者

“ 熟悉的地方没有风景”。
为何心怀“ 煎饼梦” 的多是IT

人？其实这也不难理解，在北京这样
的大都市里，看似体面、高薪的IT人，
令人羡慕的职业生活背后，是不为人
知的压抑与酸楚。了解这个行业的人
就知道，多数IT人的工作其实十分枯
燥，要编写永远编写不完的代码，或者
复制粘贴永远复制粘贴不完的信息，
加班是家常便饭，有的公司还有“ 床
垫文化”，不仅容易得职业病，甚至可
能“ 过劳死”。更要命的，这是一个吃
青春饭的行业，随时面临被新人替代
的压力。在这样的状态中，岂能不羡慕
闲云野鹤？换句话说，哥向往的其实不
是卖煎饼，而是轻松与自由。

《 南方周末》曾经报道过，上海
的三个老外留学生，在校门外快乐地
支起煎饼摊。还有人撰文说在德国遇
到聊哲学的下水道工人，“ 工作时回
味着昨晚看的黑格尔，连污水都变得
美好起来”。很显然，大多数中国人
没有人家那样的心态。偶有摆摊卖饼
的大学生，主要是为生活所迫。不过，
好在我们的IT人心中还有梦想，并没
有完全被工业社会异化。在将来，不
必有许多IT人辞职去跟街边的煎饼
摊主抢饭碗，但相信更多年轻人会追
求属于自己的人生。

“ 两只苍蝇”不能一笑了之

内幕有风险，打听需谨慎

心中的“ 煎饼梦”从何而来


